
林業研究專訊 Vol. 24 No. 2 201728

專
題
論
述

置工作物、火災之防救及擅自引火之取

締、病蟲害及獸害查報、非法獵捕之通

報及制止、野生動植物的保護、放牧制

止、擅自採取土石或採礦制止、保管維

護巡視護管裝備、協助宣導保林、與當

地居民保持連繫，以及放租地有無依約

使用確認等等。

  我原本在觀光業從事房務工作，

上班時間極長而且瑣碎又疲累，更主要

的是和我的志趣不太相符。得知花蓮林

管處正在招考技術士(巡山員)，已經在

林管處工作的丈夫就鼓勵我去報考，由

於家裡本來就務農，所以對於操作農機

遇見芳蹤―訪談女性林業從業者

在傳統社會裡的女性多半需要依附男性

而生，男主外女主內，幾乎所有行業都是男

性工作者，連廚師、裁縫等職業也不例外。

隨著社會趨勢演變，林業也開始有女性參與

嶄露頭角；由早期幾乎沒有，到現在有將近

一半的女性從業者，除了因為早年是伐採集

運式的粗重林業，轉變至今以行政為主的公

務單位外，是否代表兩性平權精神的落實？

女性的參與有否改變林業的面貌？抑或林業

改變了這些女性？

(註：下文為訪談後重新編整並取得兩位

受訪者同意的內容，並非實際的對話。)

張問： 請為我們說明您的工作內容，以及當

初選擇進入林務局的契機嗎？

汪答： 我服務的萬榮工作站，轄區面積近六千

公頃，主要林道有西林、萬榮和光復林

道，劃分為五個巡護區由15位森林護管

員負責。早期巡護工作是由士級的技術

士(巡山員)擔任，政府編制調整，遇缺

不補後，改以招考一年一聘的約僱森林

護管員共同執行。我們的工作項目除了

區域巡護工作外，還有兼任苗圃及造林

監工、林產漂流木註記調查及打撈、疏

伐木預定地每木調查、租地補償收回測

量、非法佔用林地現勘及測量，以及保

育溪流魚類調查等工作。

 　　區域巡護的工作內容則包括巡視

林野、防止災害發生、取締調查通報竊

取或盜運森林主副產物、擅自墾植或設

⊙林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徐露玉 (louise2610@tfri.gov.tw) 
⊙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張勵婉

汪秀琴小姐，任職於花蓮林管處技術士，林業資歷12年
(2005~)。(張勵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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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辛苦又有危險性。

  剛開始巡視時，也曾擔心自己不

能勝任，擔心在偏遠地區會遇上無法

處理的意外，而我也當真摔過車，在

那些終年365天都曬不到太陽的林道，

即使沒下雨也會非常濕滑，再小心都

可能摔車，只能靠自己臨機應變。除

此之外，雖然會遇到野生動物，但是

沒有遇到黑熊那種比較危險的；至於

查緝盜伐，我還沒經歷過。

張問： 你喜愛現在的工作嗎？是否曾經想轉

職？下一個想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汪答： 我很喜歡之前負責巡護的第三區，除

了有漂亮的母樹林外，還有熟悉的租

地林農，雖然該區山路比較陡峭，恰

好我喜歡困難一點的工作，比較有挑

戰性和成就感。最近剛調到第一區，

雖然一切還在熟悉中，不過我真的很

喜歡外出巡守山林。

  下一份工作很希望可以挑戰一下

深山特遣隊，覺得那可以更深入山林，

騎乘打檔機車，對我而言駕輕就熟，順

利通過考試後進入林務局，當時考上技

術士(巡山員)的只有我是女生。

張問： 請問您在林業這十多年的工作中，是

否因為性別而有特殊的際遇？

汪答： 雖然我以技術士的名義進來，但是當

時主任認為我一個女生出外巡視太危

險，不適合，還得找一個男同仁陪同

保護，所以指派我做收發文和整理內

部清潔的工作，當時心裡覺得很納

悶，就是因為喜歡山林才考進來，卻

因為是女生又得做回和之前類似的工

作。直到來了女主任―黃碧雲秘書，

她支持我的想法，我才真的開始騎車

守護山林的工作。可惜不久後換男性

主管來，又一度中止了巡護工作。

  我的男同事們也會覺得「女生」

這兩個字就是多一點麻煩，我真的要

外出巡視時，他們也會擔心地問：真

的可以嗎？沒問題嗎？由於我的個性

比較好強，非常想嘗試看看，後來他

們也發覺原來女生也可以擔任這項工

作，就比較沒有異樣眼光。最後主任

也認同我之前巡護工作做得很不錯，

就讓我繼續外出了。

張問： 您在實際工作時有遇過危險的事嗎？

汪答： 簽卡箱的巡護工作一個月大概要進行

10天以上，我們會從工作站出發，路

線安排通常是以半天為準，最遠的則

要到下午兩三點才能回來，不管颳風

下雨，路況好或不好都要執行，其實

進行森林樣區調查。(陳怡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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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很值得參與。雖然我有點擔心自

己跟不上腳步而拖累隊友，不過以我

目前的體力和腳程，應該可以照顧自

己沒有問題，不會成為同事的負擔。

張問： 如果有年輕後輩想加入你們的行列，

您會不會鼓勵她？

汪答： 我的鄰居看我工作得不錯，也說想讓

小孩來試試，可是現在林務局的森林

護管員都是每年招聘，相對比較沒保

障，如果不介意這些，我會盡我所能

告訴她們我的工作和經驗，畢竟她們

並不清楚這工作的內容，也不知道要

和一群男生一起工作。

張問： 可以請處長說一下進入林業的緣起嗎？

當初是因為喜歡自然而念森林嗎？

劉答： 我老家在新店，小時候家庭生活並不

富裕，升學時只能選擇公立學校。我

的個性是遇到喜歡的科目會讀得很

好，不喜歡的科目就普通。而生物是

我喜歡又擅長的科目，年輕時很想離

開家裡出外闖蕩，後來選擇了離家最

遠的屏東農專就讀森林科，在屏農的

求學生涯非常愉快，每天都過得充實

而滿足，一點都不覺得是在念書。

  畢業後參加了高普考進入林務

局，最早分發至竹東林區管理處(現新

竹林區管理處)。工作三年後，自己覺

得需要再進修，於是報請省政府辦理

留職停薪，進入臺大郭寶章老師的研

究室研習。

張問： 從女性承辦人員到女主管，您自身的

感受如何？以及現在會不會因為性別

而對新進同仁有不同的期許？

劉答： 剛進入林務局時，竹東處還是直營伐

木的事業單位，主管是受日本教育的

許經邦處長，是一位非常嚴謹讓人佩

服的老長官。報到時他操著臺語問：

「你女生耶!到林務局來有想去哪邊

嗎？」我回說：「看處長安排，觀霧

也可以」。結果許處長說：「觀霧？

那裏都是男生，你一個女生去，不行

不行，不放心!」我好勝心強，會要

求自己和男性一樣完成工作，完全沒

有把自己當成一個女生，如果遇上甚

麼男生能去女生不能去的，我就會抗

劉瓊蓮小姐，任職臺東林區管理處處長，林業資歷36年
(1981~)。(練明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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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反而讓長官說派你去很危險，還

要派一個男生保護你。

  當時的林業女性被視為少數，

是特殊的存在，即使發言再有道理，

也會被當成婦人之見而被忽略；被拔

擢擔任主管的女性也是非常罕見；如

果我們背重裝登山，像工人一樣在野

地裡紮營過夜，就會引來側目，因為

這不符合一般人所認知的女性行為規

範；如果女性去做一些原本男性做的

事情，可能被視同挑戰；我們在那時

也的確打破了許多傳統價值和認知，

重新探索自我的各種可能性。到了現

在，社會風氣不同，長官用人最主要

看的還是資歷和能力，但也正因為有

年輕時那樣的時代際遇，才讓我們的

生命歷練有所不同。

  我對於新進同仁不會因為性別有

差別待遇，而是看重他的從業熱誠，

如果會因為是女生而不能做甚麼，那

她並不適合進入林務局，工作任務可

以透過學習或是以不同的方法去完

成，這才是兩性平權應有的態度，像

我們關山工作站先前的保林女主辦也

能參加深山特遣隊，到山上去進行5天

4夜的深山工作。

  新人通常會先到工作站學習，可

是工作站人員編制吃緊，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任務要負責，新人可能因為無

人帶領，沒法學習到工作訣竅而虛耗

時間。這些新進同仁未來還有幾十年

的公職生涯，因此如果一開始就能有

植樹節活動中與社區民眾共舞。(練明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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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帶領提點，養成好的工作習氣，

這也是機關發展的力量。

張問： 處長您的從業生涯中有甚麼重大轉捩

點嗎？

劉答： 臺大研究所畢業時，恰逢局裡要成立

保育科，我就從竹東處調過來，接下

來的十年保育經驗，根深蒂固地堅持

捍衛自然資源，面對臺灣經濟正在起

飛時種種開發壓力，開路、採礦許多案

子發生在林地裡，我們努力對抗，希

望盡可能多保留一些自然資源，因此

常與承辦申請案件的林政組起爭執，

被大家說是捍衛女戰士，我們總是寫

下一大堆可能影響某某珍稀植物或

是重要野生動物棲息地，所以礙難同

意…；和國家公園也是，當有遊憩區或

其他用地開發需求時，我們也會站在

保育優先的立場而難以同意，每每有

協商會議召開，就會推我出去代表發

言，因為我很愛講話，口氣又夠凶！

 回到臺東林管處改派擔任林政課課長

的期間，當真正面對林地管理的實務

層面時，因為不像保育那樣純粹，有

許多人的因素，包括：林農、礦業者和

其他生命在裡面，而不只有植物、野

生動物而已。在林地管理及衝突的經

歷中，我體驗到這些生命也都是依賴

森林維生，我真正感受到這些林農在

林地中活了大半輩子，超過30年、40

年以上，他們的下一代也在這片林地

出生成長，為何當初沒有及早的輔導

或處理？換作他們的感受，我們怎麼

能硬生生的說他們違法占墾而驅趕，

切割這些林農對於生活方式和居住環

境的情感聯繫呢？這一切深深的衝擊

了我，才慢慢發覺以前對於違法就強

制執行驅離趕走的想法，不見得是對

的，應該還有其他的選擇和做法。

張問： 可以說一下您從業以來的榮耀與遺憾

嗎？ 

劉答： 從業35年來林業有巨大的變化，我的

感觸比較敏銳也走得比較前面，對事

對人有一些預見能力，會看到事情可

能的發展趨勢，加上我膽子大又勇於

創新思考，還有些談得來的朋友，比

方說：王穎老師、孫元勳老師，這些

朋友們都會帶給我一些新的啟發。

  林務局從9 1年開始推動社區林

業，當時整個機關被社會認為是森林

劊子手，形象跌到谷底，而林業人員

卻認為自己很重要，為何有這樣的落

差？我們缺乏一個連結讓外界認識我

們，所以透過推動社區林業，讓外界

及社會有一個認識我們的平臺。

  另外，找回保安林的榮譽感是

我從業以來最覺得驕傲的，早期保安

林在林務局體系中可有可無似的，但

其實保安林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編訂，

一旦劃定為保安林就甚麼都不能動，

我在當保安林科長兩年半期間，建立

了「保安林經營管理準則」，也同時

建立保安林的解除機制，透過審查，

邀請不同專業的學者專家來提供專業

諮詢及意見，在近代政府機關只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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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單打獨鬥是無法與財團抗衡，建立

保安林的管理準則、編入或解除機制

後，現在的保安林經營管理部門很有

榮譽感，立場也十分堅定。

  我在林務局一路走來非常特例，

有許多想法和理念會讓長官們頭痛，

比方說93年「丹大林道狩獵試辦」，

那幾年我非常投入在這個計劃上，因

為我已經預見未來，也就是現在會遇

到的困境：和原住民傳統利用資源的

衝突。當時盜獵猖獗，法律已經無法

遏止，唯一可行就是轉化他們的角

色，這也是野生動物保護的方法之

一，以一個合理有限制的利用來換取

更多資源的保護。我當時的想法是：

如果能讓原住民認同狩獵是一種榮

譽，也願意在行政上配合的話，那麼

我們的對話頻道就可以建立，而不會

像現在這樣完全對立；如果當初能續

辦，今天就有互信的基礎，就有機會

一起來談如何建立野生動物合理的保

育機制。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那時候中

止試辦是錯了，如果計畫能續辦並且

慢慢擴大，現在會很不一樣，那是臺

灣野生動物保育唯一的機會，而我也

因為這個計畫受了很大的挫折。

張問： 處長您對於林務局和林業從業人員的

期許是什麼？

劉答： 我當然期望臺灣林業會越來越好！林

務局不像國家公園任務清楚單純，著

重在遊憩和保育方面，我們的職責包

山包海幾乎甚麼都管，我們肩負著管

理國家近1/2的國土，是非常任重道遠

的單位。由於天然林禁伐後，整個森林

產業消失，在伐木、搬運、製材等產業

是空缺的，過去老一輩的集材架線、運

材伐木的人員凋零，所以我們如何在

短期內把林木生產需要的技術重新正

確地建立起來並不容易。不過我們持

續在做的：全國森林資源調查、永久樣

區複查以及系統樣區調查，這些調查

技巧與方法都有傳承下去。

  這幾年最常被詬病的問題就是

採種育苗工作外包，林業人員只是在

做標案，工程委外、設計也委外，林

業人員所學的專業被行政機制剝奪，

越來越無用武之地。我認為機關需要

找回自己不可被取代的價值，所以我

們還堅持深山特遣自己做、查緝自己

做、巡護自己做、火災控制自己做。

對於我們放掉的傳統採種、育苗及疏

伐這些基礎而專業的技術，我會期許

我們的同仁可以學會看母樹、學會看

結實豐欠年、估算結實量和採收工

時，知道外包商採來的種子對不對，

學會做一個真正專業的監督者，然而

這些非易事，無法一蹴而幾。

  我對自己太有自信，一直相信

森林是需要我這樣熱誠而執著的人，

少了我，森林就少一份努力的力量。

現在在調度部屬工作時，我會以強化

其個人能力的角度來安排，我私心希

望：如果這些人能接收到我的理念，

將來就是我信念的擴大和延伸，持續

為臺灣森林努力下去！


